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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民国第一案

       离开庭还有三个小时，容定正在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里抓紧时间阅读报刊上有关

开审前清山阳县令姚荣泽的最新报导。

        这个案子的开审，在层埃落定前，伴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诞生和南北和谈顺

利结束，经历了三次大波折。第一次大波折是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用炮舰武力威吓南通民政

长张察缴出姚荣泽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出面调停，将嫌疑犯姚荣泽先押往苏州，然后得到

沪军都督府保证不会私下处决姚荣泽后，将姚押来上海。第二次大波折是在沪军都督陈其

美成立由军法司长蔡寅为庭长、留日律师金泯澜和留英律师容定为副庭长的专案法庭，引

发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争夺司法任免权的渲然大波，最后由临时大总统孙

文博士裁定，秉承司法独立的原则，审判该案的法庭必须由司法部组建，才使伍廷芳名正

言顺地建立了由林肯律师学院校友陈贻范为正审官、容定和蔡寅为呈审官的特别法庭。第

三次波折是伍廷芳提出特别法庭由审官、代表原被告的律师、陪审团三方面组成时，陈其三次波折是伍廷芳提出特别法庭由审官、代表原被告的律师、陪审团三方面组成时，陈其

美要求由他指定陪审团人选，最后达成妥协，由上海总商会和沪军都督府各荐十位候选人，

通过抽签，从中选出十位陪审员和两名候补陪审员，方才使得这场审案得以在今天，1912

年3月23日，正式开庭。

             其实，还有第四个大波折，非但没有安定下来，而是越临近开庭之际，越加显得

波涛滚滚，那就是唯恐世界太安静的报界。

            从一大早来到办公室算起来，这已是容定阅读的第四份报纸了。每份报上都有姚荣

泽案的报导，内容大同小异，评语却五花百门。

      倾向于司法部的报纸，在头版的一个小角落里，简单地报导了开庭的时间（下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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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点（上海市政厅）、法庭组成人员，好像这是一件发生在英美国家里的寻常案子，

没什么了不起。

         擅长花边新闻的小报在惊世骇族的标题之下，绘声绘色地描述犯罪现场，附上编辑

通过丰富想像构制出来的插图，刺激读者的感官。通过丰富想像构制出来的插图，刺激读者的感官。

         站在“南社”等革命团体立场上的报纸，抓住案发4个多月后才开庭这件事大作文章。

报导中多次提到伍廷芳和司法部，把伍庭芳描绘成无用的人，把司法部描绘成毫无效率的

机构。然后，又把江苏都督程德全、江北都督蒋雁行、南通民政总长张察等这些前清旧吏

统统批评一通。总而言之，该案拖了那么久才开庭，完全是司法部造成。根据这样的记录，

对审案的结果，能抱多大信心呢？

     革命激进派柳亚子在报上发表的文章，连刚接案子的容定一起骂及。柳的文章是这样

写的：“闻司法总长将会同沪军都督执法科裁判于市政厅。意者，烈士之仇将自此得复，

而姚贼授首之期不远乎!顾以余所闻，唐绍仪、杨士琦之徒方且受姚贼运动，甘以护法自居。

伍氏忠厚长者，难保不为宵人余算。且闻伍氏委任容定为裁判。而两造律师复有由容定全

权延聘之说，不知律师由裁判方延聘出自何种法律?容氏之心，为公为私，良非外人所能

猜测。”

        看到这里，容定露出苦笑。为这件案子的控辩双方延请律师，是因为案子里的控

方，也就是已死的周实、阮式两位的家属，以及辩方姚荣泽等，来自苏北，对如何寻找精

通现代法律的律师两眼一抹黑，而容定是本庭里唯一在1月8日被中华民国司法部提法司任

命的全国32名公家律师之一，所以得到司法部和法庭同僚的同意，尽义务，给控辩双方请

了律师。

              容定掏出怀表，看到距离开庭的时间不远，便放下报纸，走到办公室的铁质文件              容定掏出怀表，看到距离开庭的时间不远，便放下报纸，走到办公室的铁质文件

柜前，开锁打开标明“最高机要”的抽屉，取出放在那里的有关姚荣泽案的文件，再次查

对文件上的号码，确定没有什么遗漏后，准备放入牛皮公文包。这时，一阵沉稳的脚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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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传来，容定回转身子，看到自己的上司、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麦克尼尔走进自己的办

公室。

           苏格兰律师乔治高易50年前创办的这间老牌律师事务所，现在共有33名律师，其中

有4位合伙人：琼司、道达、韩森、麦克尼尔。容定是律师事务所里唯一的华人律师。虽有4位合伙人：琼司、道达、韩森、麦克尼尔。容定是律师事务所里唯一的华人律师。虽

然根据律师事务所创世人乔治高易定下的规矩，像容定这样的年轻律师，至少还需要7年

磨练，才能成为合伙人，但是，合伙人们对容定加入律师事务所后的表现，一致看好，认

定容定成为新的合伙人是迟早的事情。

          高易律师事务所的最大业务来自房地产交易。根据三次《土地章程》，租界里的土

地都是从原来华人业主那里“永租”来的，而这个“永租”权明文规定只适用于非中国公

民，所以，中国公民要“永租”的话，高易律师事务所可以出面代替中国公民办理“永租”，

然后将到手的土地权益,除名义上的“永租”权外，统统转让给中国公民。随着商务日益繁

荣，高易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扩大到更多领域，如替仪和洋行出身在日本的大股东库济

（Koch）兄弟办理进出口报关、代表华人印刷巨子方瑞的商埠印书馆打版权官司、受官僚

巨富成宣怀妻舅的委托替成宣怀的妻子庄夫人处理财务，所有这些报酬丰厚的业务，只要

有华人捲入，容定都能帮上一把。甚至可以说，有些富有华人，正是冲着律师事务所有容

定这号华人律师，才主动找上门来。

             能吸引任何其他律师事务所都垂涎欲滴的一批客户上门，这就是容定在高易律师事

务所得以立足、大展鸿图的保证。

          合伙人麦克尼尔，一个穿着昂贵西装、头发全秃的中年人，是来给容定打气鼓劲的。

尽管容定去当特别法庭的呈审官不会替律师事务所赚来一毛钱的收益，但是却会带来不可

估量的声誉。估量的声誉。

         “亚力山大，紧张吗？”

         “比去年在紫禁城受恭亲王溥伟接见时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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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奇怪，我在你这把年纪的时候，遇到这样阵仗，一定更紧张。”

        “谢谢你的鼓励。”

        “我和其他合伙人商议过了，你可以把手里其他案子都搁下，腾出所有时间优先处理

临时政府委托你的这个特别法庭上的事情，也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民国第一案。”临时政府委托你的这个特别法庭上的事情，也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民国第一案。”

         “请替我谢谢他们的支持。”容定一边道谢一边猜想最近临时政府外交部又聘请自

己担任捕获裁判所副所长，专门处理在上海查获外商走私军火引起的涉外法律纠纷。这份

工作也会得到律师事务所全力支持吗?

         “今天是你事业中最荣幸的一天，预祝顺利。带上你的公文包，我送你上车。” 麦

克尼尔同容定握手。

          麦克尼尔和容定走出宽阔的门廊时，在古色古香的壁式烛台灯光里，麦克尼尔注意

到容定仍穿着没有用足够鞋油擦亮的半旧皮鞋，心想，这个亚力山大真是吝啬，在今天这

种场合，怎么不买一双新皮鞋？律师事务所没有少付你薪资呀！

          半小时后，容定的单驾马车来到上海市政厅前的广场。这里聚集着大堆看热闹的人

和记者。记者们就像篮球运动员开场时听见裁判员开场的哨子声一样，看到容定迈出马车，

一拥而上，叽哩哇啦地发问。早有准备的容定用拘谨的笑容回应记者，一声不吭地来到市

政厅外汉白玉的台阶前，向几名威武的法警出示证件，然后由其中一名法警带领，消失在

市政厅的一扇边门后面。

         就在容定进入市政厅的时候，临时改作审判室的市政厅一楼大厅里，早被上千名旁

听者挤满。大厅呈四方形，一边是洗擦干净如同透明一般的连排玻璃窗，一边是一座三级

阶梯的平台。平台中央放着铺绿呢桌布的长桌，桌布底端露出粗壮的狮爪形桌脚，桌后放

着三把雕花靠背扶手椅，除了铅笔鹅毛笔毛笔墨水瓶砚台白纸外，长桌上还有一把铜质手着三把雕花靠背扶手椅，除了铅笔鹅毛笔毛笔墨水瓶砚台白纸外，长桌上还有一把铜质手

铃和一把精致的小木槌。长桌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张尺寸小得多、但同样长着狮爪形桌脚的

考究小桌子，左边是法庭书记员的座位，右边是起诉官的座位。长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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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旗。此刻平台上的座位都空着。

             从平台上往下看，共用三道光滑的木栏杆。最靠近平台的那道木栏杆，里面是被

告席，被告席的左边墙前是陪审团席，右边墙前是控辩方律师席。被告席后面是第二道木

栏杆，里面是证人席，证人席后面是第三道木栏杆，更后面是旁听席。被告席、证人席、栏杆，里面是证人席，证人席后面是第三道木栏杆，更后面是旁听席。被告席、证人席、

陪审团席现在都空着。旁听席却已座无虚席，在那里就座的有租界内外各类报刊杂志的中

外记者、拥有千人会员的革命团体“南社”的大部分会员（激进派柳亚子坐在旁听席的第

三排）、各国驻沪领事馆的代表、受命案牵累人员的家属、以及有闲暇爱看热闹的市民们。

            控方(原告方）的律师席上坐着容定为控方延聘的三位律师：金泯澜、许继祥和狄

梁青。第四位律师林行规从英国回来后，正在山阳县搜证，目前尚未回来。

       辩方(被告方）的律师席上坐着容定为辩方延聘的一位律师：巢堃。为什么辩方只

有一位律师呢？因为律师界都认为在这件案子里辩方的胜算太小。

           开庭前15分钟，控辩方的4位律师入席。他们都穿着黑色法袍，用丝线织得非常密

实的黑领口，同里面的白籿衫衣领形成强列对照。坐下后，他们把公文包放在座位前的长

桌上，有的戴上眼镜，有的查看桌上的文具。

          紧接着，法庭书记员，一位从会审公廨借来的职员，带着10位陪审员和2位候补陪审

员，从平台左侧的一道小门进入大厅，登上陪审席，引得旁听席上的人们停下交谈，目光

全部转向那里。陪审员和候补陪审员们一本正经地坐下，不屑朝旁听席看一眼。他们都是

抽签选出来的，表面上，一致抱怨放下各行各业的本职工作，浪费时间来做这个跟自己毫

不相关的陪审工作，心里头他们都洋洋得意，自认为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接着，被告和证人们由法警带领或押着，从平台右侧的一道小门进入大厅。

         证人共有7位，有穿日本制服的学生，长袍马褂的老绅士，戴眼镜的账房先生，和为         证人共有7位，有穿日本制服的学生，长袍马褂的老绅士，戴眼镜的账房先生，和为

出庭临时穿上长衫的茶房。

         两位被告，一老一少，在被告席坐下。老的那位是前山阳县县令姚荣泽，5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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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额和眼角佈满绉纹，棉袍显得过大，因为他在过去一个月里瘦了许多。年轻的那位是据

说在命案里首先动手的凶手余尔，20来岁，脸膛黝黑。两个被告的目光相似，都流露出不

安和怨恨。

          旁听们正在对证人和被告目不闲暇、评头论足的时候，两位法警打开平台上的中门，          旁听们正在对证人和被告目不闲暇、评头论足的时候，两位法警打开平台上的中门，

高声喊道：

         “审官团入席！全体起立，肃。。静！”

          三人组成的审官团，由主审官陈贻范领头，穿着领口袖口都镶金线的黑色法袍，走出

中门。然后，陈贻范居中、容定居右、蔡寅居左，在铺绿呢的长桌后坐下。在他们之后，

法庭书记员和起诉官在各自小桌后就座。

         41岁的主审官陈贻范在上海弃清独立前，刚从满清驻英国公使代办职位上退下来，

闲居上海，经英国林肯律师学院的学长伍廷芳推荐，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他长着一张

国字脸，蓄浓密的八字胡，抬高的眉宇下目光炯炯，不怒自威。他先查阅法庭书记员递给

他的几张纸，向后者轻声提了几个问题，得到满意答复，然后，他拿起桌上的小木槌，朝

木槌的托子响亮地敲一下，用苏州口音的官话向全厅宣佈：

          “控告姚荣泽指使他人杀死周实、阮式一案现在开庭! 本案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件

由司法部组建特别法庭审判的案子，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案子!  我代表审官团要求出席本

庭的各方: 控方、辩方、律师、陪审、旁听，都用诚实、严肃、文明、守法的态度，对待

本案的审判，如有违背，任何一方必须承担法律后果。对于本案的审、决、判，审官团和

陪审团的职责是这样分工的：呈审官容定负责开庭期间的审；呈审官蔡寅负责对审复核；

陪审团负责决断辩方，也就是被告方，是否有罪；我，主审官陈贻范，根据陪审团的决断，

负责判。现在，开始本庭第一项动作，请各位陪审员作守法宣誓。”负责判。现在，开始本庭第一项动作，请各位陪审员作守法宣誓。”

            陈贻范朝法庭书记员点点头。

            头法梳得溜光的书记员捧着10本一模一样的《六法全书》中的《民法》走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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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10位陪审员面前，将10本书分别放在给陪审员写字作记录用的桌子上，然后请陪审员

们站起来。

         “请各位把左手放在这本书上，举起右手，手指併拢，跟我念，念完后大声报上自己

的名字，对，就是这样。。。现在开始，我念一句，你跟一句：我向特别法庭发誓，在审的名字，对，就是这样。。。现在开始，我念一句，你跟一句：我向特别法庭发誓，在审

判本案时。。。”

         “那人是谁？”一个叫叶惠钧的陪审员打断书记员，手指律师席上的辩方律师。

          “那是巢堃律师。来，我们从新开始: 我向特别法庭发誓。。。。”

          “我反对他当辩方律师！”叶惠钧声音高了起来。

          “叶先生，让我们起完誓后，有话再讲，好吗?”主审官陈贻范和气地说。

           “不行，那个巢堃律师不许我们都督府的另外四个人来抽签，” 叶惠钧用全大厅都

听得很清楚的高嗓音对审官席说：“不把他赶出法庭。我不起誓!”

            全大厅哄闹起来。

          “叶先生，巢堃先生是辩方律师，如果他觉得某个候选抽签人对被告有偏见，有权阻

止那个人参加抽签成为陪审员，控方律师对原告有偏见的候选人也是那样做的。那样做，

没有不妥呀，”主审官陈贻范明确地回答。

           “不是我们都督府的人有偏见，是巢堃偏袒被告，不赶走巢堃，我不干陪审员了！”

叶惠钧的声音盖过大厅的哄闹声。叶惠钧是上海高行镇人，上海独立时和陈其美一起攻打

江南制造局，现任沪军都督府参谋。

           “叶参谋，请稍安，巢堃先生是辩方律师，偏向被告是他的责职。是非曲折，经过

审讯，自然水落石出。你不要再说了，再说会触犯法庭规矩。先完成起誓，好吗？”呈审

官蔡寅劝道。蔡寅非常担心好不容易抽签当选的叶惠钧退出陪审团，因此减弱激进派在陪官蔡寅劝道。蔡寅非常担心好不容易抽签当选的叶惠钧退出陪审团，因此减弱激进派在陪

审团里的声音。

           “哪天巢堃滚了，我再回来当陪审。”叶惠钧率性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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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先生，这样不妥，”容定试图用法律常识劝阻叶惠钧，“陪审员必须全过程出

席审讯，在履行决案时，才不会因资料不全作出误决。你这一走，就回不来了。”

            “回不来又怎麽样？我不干了！”叶惠钧气鼓鼓地走下陪审席，穿过旁听席的左侧

走廊，大摇大摆地离开大厅。走廊，大摇大摆地离开大厅。

            对于这件意外的插曲，坐在旁听席第三排的柳亚子事后是这么评论的：“陪审员叶

惠钧要求发言，神情激越。似为反对巢堃而起。顾词不达意，令听者莫名其妙。裁判官又

中止其词，遂忿忿告退。质美而弗学，斯人之谓欤!陪审员倘无发言之权，裁判官不应许之。

既许其发言，即不应中止。此举未免进退两意者。陪审制度，此次为破天荒，固不能无缺

点欤！叶惠钧告退。裁判官蔡寅主张挽留，而容定则许其告退。一国三公，吾谁适从!”

          主审官陈贻范使劲摇了一阵手铃，大厅才安静下来。法庭书记员请一位候补陪审员登

上正式陪审员的座位，和其他各位陪审员一起完成宣誓。

        “念起诉书。”陈贻范对起诉官发令。

          下面半个小时，从南京司法部来的起诉官用纯真的官话宣读了几十页长的起诉书。内

容大意是去年11月初青年学生周实、阮式受同盟会和南社指派，到山阳县发动起义，佔领

山阳县，在此期间，前清山阳县县令姚荣泽加入起义，被当地人推为民政长。但是姚荣泽

首鼠两端，几次逃避出席革命会议，受到周实、阮式的责问。11月17日，姚荣泽约周实开

会，结果本人没有出席，却指使外甥余尔代替自己出席，在会场上杀害周实，会后又纠集

团勇杀害阮式，并将周阮的遗体剖胸开膛，手段极为野蛮。更气愤的是，事发后，姚荣泽

和余尔逃离山阳，希望侥幸脱身。对这样的凶犯，不予法律极刑制裁，何以告慰周阮两英

烈？何以平息革命同志的义愤？

         在听起诉书的过程中，被告姚荣泽低下头，不断擦去前额的冷汗，他的名字在起诉         在听起诉书的过程中，被告姚荣泽低下头，不断擦去前额的冷汗，他的名字在起诉

书里提到47次之多。他的外甥，被告余尔不停地在法庭提供的纸上写着，不知他是在记录

起诉书里的要点，还是靠胡乱书写，减轻神经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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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此同时，旁听席第一排里不断传出周阮两家亲属的低声轻啜。

             念完起诉书后，法警让被告们在起诉书上签字。台上，主审官陈贻范示意容定开

审。容定戴上夹鼻眼睛，打开皮封面的本子，传控方证人上场，由自己和控辩方的律师按

序分别对控方证人作诘问。序分别对控方证人作诘问。

              按照控方首席律师金泯澜的精心按排，控方出场的第一个证人是一位姓罗的同学，

他才18岁，去年11月初随20来岁的学长周实、阮式到山阳县发动革命。11月17日那天，

罗同学和另一位同学跟随周实去魁星楼开会，会上周实遭到杀害。

            在核对罗同学的身份、出命案的地点、当时在场的其他人后，容定问：

           “罗同学，你能在这间屋子里指认谁是杀死周实先生的凶手吗？”

           “就是他，”罗同学指着被告席上的余尔。

           “我冤枉哪！”余尔应声大叫。

           “余先生，肃静！会论到你说话的，”容定喝止余尔，然后问罗同学：“请告诉本

庭被告余尔是如何动手的。”

            “用刀子，用手枪。”

            “请详细一点。”            

            “那天，到了魁星楼的阁楼后，余尔出来接待周学长，说他的舅舅姚大人身体不适，

不能来开会，所以由他代表。然后，他把周学长带进阁楼，说有机密相告，把我和王同学

（指指另一个学生证人）留在门口，把门关上。过了一会儿，里面的声音突然增高，紧接

着，我听到周学长大喊‘你敢！？’，几乎同时传来一下劈柴一样的声音，和一阵手枪声！

我和王同学破门而入，看到周学长躺在地上，鲜血满身，余尔一手握着滴血的刀，一手提

着枪管冒烟的手枪，举枪对着我们。我们夺路逃出来，躲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听说阮学着枪管冒烟的手枪，举枪对着我们。我们夺路逃出来，躲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听说阮学

长也在家里被杀。”

           旁听席传来周阮两家亲属的高声啜泣。主审官要法警前去安抚。容定合上皮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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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子，表示自己已问完，请控方和辩方律师诘问罗同学。

            控方首席律师金泯澜的问话集中在确定是姚荣泽邀请周实去魁星楼开会的，开会的

理由是商讨山阳县的财务。结束诘问前，金泯澜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罗同学，出事后，你和王同学为什么没有立刻去阮式学长家报警？”           “罗同学，出事后，你和王同学为什么没有立刻去阮式学长家报警？”

           “我们学生队一共才76个人，姚荣泽的团勇有400多人，我们是从魁星楼后门逃出

去的。街上到处是团勇，我们根本无法去阮家。”罗同学说着眼眶发红。

          金泯澜鞠躬表示问话完毕，礼貌地示意辩方律师巢堃上场。

          辩方律师巢堃，跟金泯澜是留日的法科同学。他修着整齐的连腮胡子，黑色法袍显

得很宽大，个子不高，声音却异常洪亮。他接手这件看起来胜算不大的官司，并不意外，

因为他的专长就是在法庭上替看起来毫无希望的一方反败为胜。

          巢堃对罗同学和王同学的盘问开始于确定罗王两同学是山阳县的邻县人。他的最后

一个问题是：“罗同学，据你所知，贵学长周实、阮式在案发前，跟被告山阳县令姚荣泽

吵过架吗？”

          “有。案发两天前，我们随阮式学长去姚家，要姚荣泽向学生队缴出县里的钱粮账

目，开始姚不肯，阮学长教训他后，才答应3天后缴出来。”

          “怎么教训？”

          “阮学长拔出枪说，不缴钱粮，军法从事。”

           “谢谢，我的问话完了。” 巢堃向审官团鞠躬后，退回原座。

            控方首席律师金泯澜安排的下一个证人是案发地点魁星楼里招待客人的茶房。他向

容定叙述的证词是案发那天下午，他确实看到周实带着罗、王两个学生兵由余尔陪同到阁

楼去开会。然后不久，他就听到枪声和看到两个学生兵冲出团勇包围逃离现场。楼去开会。然后不久，他就听到枪声和看到两个学生兵冲出团勇包围逃离现场。

            对于茶房，金泯澜的问题是团勇什么时候到达现场的。

        “枪响之后，突然看到阁楼外都是团勇。”茶房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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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到巢堃发问茶房时，他的问题更简洁：“魁星楼的阁楼是朝东还是朝西？”

        “朝东。”

        “下午时分，日光从哪个方向照入阁楼？”

       “不知道，阁楼没有窗。”       “不知道，阁楼没有窗。”

        “谢谢，我问完了。”

         控方证人向法庭提供的证词完结后，容定传被告姚荣泽作答辩。

         姚荣泽站立起来。他显然已经摆脱审讯刚开始时的那种紧张情绪，镇定地望着审官

席上的容定。

         “被告姚荣泽，本庭起诉你指使他人杀死周实、阮式二人，对此，你如实告诉本庭，

是否确有其事？”

          “我没有指使人杀死周实。出事那天，我听家仆告知后才知道周先生在魁星楼遇害。”

          “那么阮式呢？”

          “周先生遇害后，我怕阮先生误会，亲自上阮府去解释，阮先生不听解释，和我部

下发生冲突，结果使阮先生丧命。发生这样的惨剧，我很痛心没有管好部下。但是，我没

有故意指使人杀害周阮两先生，这是事实。。。”

          “骗子！”，“说谎！”，“杀人犯不要脸！”旁听席上响起一片骂声。主审官一

边摇铃，一边挥手让法警去弹压愤怒的“南社”旁听观众。

           容定和蔡寅交换意见后，请控辩双方律师诘问姚荣泽。

           金泯澜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长串问题，诸如，姚荣泽如何解释他邀请周实去魁星楼

开会，临时却让自己的外甥余尔出场？如何解释出事后，那么多团勇那么快就出现在命案

现场？如何解释如果姚荣泽是清白的，为什么他选择逃离山阳县，而不是到革命军的都督现场？如何解释如果姚荣泽是清白的，为什么他选择逃离山阳县，而不是到革命军的都督

府把事情讲清楚?

           姚荣泽的回答是这样的：他根本没有邀请周实去魁星楼开会，所以不存在他要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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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尔代表自己去开会的事实。那么多团勇及时到达现场，是平时他训练有素因此团勇们反

应讯速。他选择逃离山阳县，是因为有一段时期，革命军政出多门，他根本不知道该向哪

处都督府投案。

          姚荣泽的回答在旁听席上引起一番嘘声和跺脚声。          姚荣泽的回答在旁听席上引起一番嘘声和跺脚声。

          辩方律师巢堃只问了姚荣泽一个问题：“你有什么证明，你没有派外甥余尔代你去

魁星楼开会？”

         “我外甥余尔出事那天，根本没有去魁星楼，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仅是旁听席，整个审官席和陪审席上的审官和陪审员都露出异常惊讶的神色。

          容定在皮本子上写下一行字，让姚荣泽坐下，换余尔作答辩。

         “被告余尔，本庭起诉你去年11月17日在魁星楼杀害周实先生，对此，你从实告诉

本庭，是否确有其事？”

          “没有此事。去年11月17日那天，我照常在钱庄上班，看到街上一片混乱，问人以

后，才知道周先生在魁星楼死了。此事与我完全无关。”

          “你一定记得刚才有三位证人指出在11月17日那天看到你在魁星楼，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你没去过魁星楼？”

          “我有证人证明我那天下午一直在钱庄里。”余尔用手指指身后的证人席。

           审官席、律师席、陪审员席、和旁听席上所有的目光都随余尔所指，看着证人席上

的三位长袍马褂的老绅士，和一位戴眼镜的账房先生。

           显然，被告余尔是否在命案现场成了本案的关键。如果，当时余尔根本没去魁星楼，

那么对他和背后指使他的姚荣泽的起诉，就会像沙滩上堆起的城堡，被一阵潮水冲得干干

净净!净净!

           容定要余尔继续站着，暂止发言。同时传余尔指出的证人们一一前来，提供他们的

证词。



13    大千世界                                                                                              第五章 民国第一案                 

           余尔的证人是三位在11月17日下午到余尔工作的钱庄去取存钱的当地乡绅，和一位

钱庄的账房先生。

           乡绅们拿出标明日期的单据，证明11月17日那天，他们确实去过那家钱庄办事，然

后他们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回答容定，他们在那天下午的不同时段，都亲眼看到余尔在钱后他们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回答容定，他们在那天下午的不同时段，都亲眼看到余尔在钱

庄那里上班。最后，钱庄的账房先生拿出余尔上班签到的记录本，证明余尔那天整个下午

都在钱庄里。

           这些证人的出现对控方律师们来说太意外了，控方首席律师金泯澜反复盘问他们

后，没能找到丝毫站不住脚的地方，只好要求容定暂时休庭，等控方律师团整理新的资料

后，重新开庭。

         “不，我反对此刻休庭！”辩方律师巢堃以得胜者的姿态说话。“我有重要申诉告

知审官。”

         “允许你发言。”陈贻范说。

           巢堃离开律师席，走到审官团的平台下，用大厅各个角落都能听清楚的声音说：

         “尊敬的审官们，陪审员们，事情已经很清楚。我的当事人，姚荣泽和余尔先生在

本案里是清白的！去年11月17日那天，周实先生在山阳县魁星楼被人杀害了，但是凶手不

是余尔，更不存在姚荣泽的背后指使。杀害周实先生的凶手另有其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魁星楼的茶房说他看到余尔先生，可信吗？那是在11月下午，日照很短的日子，阁楼朝东，

没有窗户，在那种光线里茶房不会看错人吗? 而两位学生朋友么，他们为周先生报仇心切，

情绪值得尊敬，不过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在光线不足时，更容易看错人，对吗？所以他们

的证词都不可靠。而我当事人的证人们，他们证明余尔先生那天下午身在钱庄，没去魁星

楼，却是铁证如山! 事发后，姚荣泽先生去阮式家作解释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为阮先生楼，却是铁证如山! 事发后，姚荣泽先生去阮式家作解释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为阮先生

不久前曾用军法从事威吓过姚先生，出了周先生的命案后，姚先生能不担心阮先生误会吗？

因此，姚先生不得不去阮家解释，结果很不幸，同阮先生发生冲突，使阮先生去世。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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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先生的死，姚先生是有责任的，那是一种自卫过当，而不是起诉书上说的蓄意指使的谋

杀。为此，我代表我的当事人要求陪审员先生和审官先生，对被告余尔先生，因与本案无

关，立即给以释放；对被告姚荣泽先生，以自卫过当的事实，让他承担法律责任，请各位

陪审员、审官明察。”陪审员、审官明察。”

          巢堃回到律师席，审判大厅出奇的安静。

          审官们在平台的长桌后商议一番，觉得很难对巢堃的要求给予明确回答，最后主审

官陈贻范宣佈：“今天审讯到此为止。明天请控辩双方律师来同审官团开会。下次开庭时

间，下周一公告宣佈。现在散庭。”

          法警再次高喝全厅起立后，容定取下夹鼻眼镜，收拾好记录的资料，跟随蔡寅、陈

贻范，离开人声鼎沸的审判大厅，去到平台后面的休息室。

         从下午两点开庭到现在，已经过去4个小时。审官们疲惫的身体都在发出同一个信号：

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之前吃些东西，补充体力。他们很欣喜地看到市政厅的茶房们端着放

热手巾、天台密橘、双色银丝饺、和莲子羹的福建漆盘走进来。在最后一个漆盘里，孤孤

零零地躺着一个大信封。

         “这是林行规律师送来的。”茶房说。

         “林律师他人在哪？”容定问。

         “刚走。”

          陈贻范一边拿起热手巾擦脸，一边给容定使了一个“打开看看”的眼色。

          容定打开信封，看到里面是控方律师林行规（林肯律师学院学弟）从山阳县收集到

的两件新证据。

          第一件证据是山阳县验尸官几个月前对周实遗体所做的验尸报告。          第一件证据是山阳县验尸官几个月前对周实遗体所做的验尸报告。

          容定看完那份验尸报告，对在喝莲子羹的蔡寅、陈贻范说：

          “好消息。案情虽然错综复杂，有些方面已经清晰。”


